
蒲松龄宗教实践寻迹

———以 《蒲松龄集》为中心

刘敬圻

内容提要 蒲松龄虽不曾皈依任何宗教，却具有正宗信徒的虔诚素质。其相关纪实文字的兴
奋点是: 宣扬多神崇拜与三教融通的乡土风习; 铭记“上人”“善信”们的“挑脚夫”功德;
企盼宗教圣地与自然景观的合一互补。梳理蒲松龄的宗教纪实文字，寻绎作者参与宗教活动
的朴素印迹，可以为《聊斋志异》的“小说指归”增添一种解读参照。
关键词 多神崇拜 《聊斋志异》 蒲松龄 上人善信

十七年前，笔者曾梳理过小说《聊斋志异》中的宗教现象①，那是蒲松龄借助虚拟故事抒写的宗
教理念和浪漫情致。这里，则着意梳理《蒲松龄集》中涉及宗教活动的纪实文字，寻绎蒲氏宗教实践
的朴素印迹，为小说的“指归”增添一种解读参照。

从众与随俗: 多神崇拜的原始色调 三教融通的乡土风采

《蒲松龄集》② 收录了与宗教活动相关的纪实性文字三十七篇。如果说，“宗教包含理论和实践两
大部分”③，那么，《蒲松龄集》中的相关篇章主要不以阐发宗教教义见长，它缺乏系统严整的论说宗
教学理的思辨精神; 这些文字，主要记述了作家亲近与礼敬神灵，鼓呼并参与民间宗教事务的一桩桩

具体作为。细读这一类文字，会看到一位家境清寒、心地淳良的乡村书生热心乡土宗教建设的执着性
格和忙碌身影，是对其谈鬼谈狐、刺贪刺虐的文学生命价值的重要补充。
无论是“文集”还是“志异”，无论是作者 “自述”还是友人评介，都清晰平和地告诉人们，蒲

松龄不是一位已经皈依佛教或道教或其他任何 “人为宗教”的正宗信徒。但是，他却无可置疑地具有
虔诚信徒自当具有的正宗素质: 相信超自然物的存在; 相信超自然物能够作用于 ( 即影响) 人的生存

状态; 从而对超自然物产生崇拜，产生降福或避祸期待。
《蒲松龄集》相关纪实文字的共同兴奋点，正是 “对超人力量的信仰以及讨其欢心”④，是这一兴
奋点的告白与倾诉。
当然，“超人力量”不止于神灵，还有古已有之、至今不衰的对“运数”的敬畏。蒲松龄在《〈会

天意〉序》中曾经明白无误地表述了他对 “运数”的臣服:
顺顺逆逆，各有定数。
一造一化，出于自然，而不容己; 一治一乱，本乎运数，而不可更。所以天地之常变，人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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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聊斋志异〉宗教现象读解》，《文学评论》1997 年第 5 期。
路大荒整理本，中华书局上海编辑部编辑，中华书局 1962 年版。

④ 弗雷泽《金枝》中译本，上卷，中国民间文艺出版社 1987 年版，第 77 页。



之得失，两相征验。一念善，即应景星庆云; 一念恶，即应飞流孛彗; 一念喜，即应和风甘雨;
一念怒，即应疾雷严霜。德之污隆，政之成败，应若桴鼓，捷如发机……孰谓冥冥之天，非昭昭
之天也! ①

运数，毕竟是形而上的哲理意味的东西。民间的、周边的、耳闻目睹的神灵崇拜现象，才是年年月月
每日每时缭绕身旁的鲜活存在。蒲松龄作为少年成名的才子，作为游走南北的捉刀幕僚，作为乡绅大
户的西宾，他按捺不住对那一方土地上或大或小、名目繁多、层出不穷的宗教建设活动的热诚，他也
逃脱不了力所能及的责任。
那一方土地，自然是以他的出生地为中心，漫延到临近县府以及他的声名所及的地方。如淄川，

淄东，淄南，淄西，淄西南，淄北，还有蒲、杨两村和故里满井，这些地名都出现在他的宗教纪实文
字中。此外，临近的王村、章丘、历城、岳阳山、武定州 ( 辖九县一州，府衙在惠民) ，还有尚未查
实其属地的颜神镇、马家庄、王西桥等，也一一进入相关纪实文字，其中王村的出现频率为最。
在蒲松龄魂牵梦绕的一片片土地上，流行着从原始宗教延续下来的多神崇拜风习。那里，有一座

座历时久远的或正在筹建的或亟待重建的庙祠; 庙祠里供奉着渊源不同的各路神灵; 每一个善男信女

都可以随意进入任何一座庙祠去祈求任何一位神灵的护佑。他们入乡随俗地礼敬天地、祭祀鬼狐、迷
信关羽，又无论远近亲疏，同时供奉着佛、道谱系中品位不等的偶像。在蒲松龄参与并记载的宗教活
动中，留下了、展示着强劲的多神崇拜信息。
诸如:

崇尚儒家三圣，佛家三圣，道家三官②;

尤崇尚白衣大士，关帝，文昌帝君与药王③;

此外，执掌冥界的地藏王，掌控旱涝的龙王，维持地方治安的城隍，五行中的 “后土”，泰山神
的后裔炳灵公，还有“不知为何人”的灵感圣母，以及最基层最亲民的山神土地，乃至始于宋元兴于
明初的妖邪之神“五圣” ( 五通) ，都在虔心供奉之列④。
面对民间的原始的多神崇拜现象，蒲松龄持有一种平和、包容、通达的从众心态，即使被邀参与

的、以“某某代言人”出现的宗教实践中，他也始终贯注着温存、诚笃、愉悦的主体情致。
尽管如此，由于体裁的制约，蒲松龄纪实文字中的多神崇拜现象，远不及 《聊斋志异》那么汪洋

恣肆。由于体裁赋予的编故事、讲故事的优势，《聊斋志异》的多神崇拜较诸纪实文字更宽泛更灵动
也更富有人间烟火气息。除了佛教神系、道教神系及原始宗教流传下来的神灵之外，人皆敬畏的天地
山川江河湖海，人皆喜爱的花鸟虫鱼奇珍异兽，以及人皆畏惧的狼、蛇、虎、魅等，都可以成为人类
的朋友，成为赐福与避祸的吉星。尤让人回味无穷的是，当一个书生，一个好人，遭遇重大磨难的时
候，往往有各路神灵先后出现，齐抓共管，连手相救 ( 如 《汤公》、《钟生》等) ，让受难者享有了多
重护佑带来的超级安全感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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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蒲松龄集》上卷，第 55 页。
见《募修三教堂疏》，《团山顶募修三教堂疏》，《王村三官阁募铸钟序》，《蒲松龄集》上卷，第 115 页，第

111 页，第 70 页。
见《为觉斯募修白衣殿疏》，《颜神镇报恩寺募修白衣殿疏》，《北沈马庄募修白衣阁关帝庙疏》，《关帝庙碑

记》，《和尚起禅募神供疏》，《文昌碑记》，《代王丕哉募修文昌阁疏》，《三皇庙建药王殿序》，《王西桥募修药王殿
序》，《蒲松龄集》上卷，第 108 页，第 110 页，第 114 页，第 43 页，第 115 页，第 42 页，第 112 页，第 73 页，第 80
页。
见《王村募修地藏王殿序》，《募建龙王庙序》，《木城隍碑记》，《后土庙募缘疏》，《募修炳灵庙疏》，《王村重

修炳灵庙募缘序》，《圣水沟募修大殿序》，《募修姜家庙疏》，《创修五圣祠碑记》，《蒲松龄集》上卷，第 75 页，第 74
页，第 45 页，第 112 页，第 108 页，第 72 页，第 71 页，第 109 页，第 43 页。



对多重护佑的期待，也呈现在蒲松龄的纪实文字中。只是受体裁的规定，不可能像小说那样起伏
跌宕，而以更直接、更直观的方式展示出来。
“代孙戌吉”立言的《关帝庙碑记》，把蒲松龄对神人关系的质朴领悟，把人们对双重 ( 多重) 神
佑的质朴期待，给以明澈透辟的表述:

今夫至灵之谓神。谁神之? 人神之也。……日星河岳，雷霆风雨，昭昭者遍满宇宙，而人则
何知? 其慈悲我者则尸祝之耳。故佛道中惟观自在，仙道中惟纯阳子，神道中惟伏魔帝，此三圣
愿力宏大，欲普渡三千世界，拔尽一切苦恼。以是故祥云宝马，常杂处人间，与人最近……所以
樵夫牧竖，婴儿妇女，无不知其名、颂其德、奉其祠庙，福则祈之，患难则呼之。

惟观自在，惟纯阳子，惟伏魔帝。三位神灵，在作家心中，平分敬畏与亲爱。以上表述，不是浮光掠
影，不是云山雾罩，而是一种明澈坚实的信仰理念。
还有更为质朴淳厚的信仰现象。那一方土地的多神崇拜习俗，不仅仅散落在各个村镇山峦不同神

灵的庙祠之中，而且大模大样、自然而然地呈现在同一座庙祠的狭小但肃穆的椽檐之下。
换言之，在一座座并不宏阔的庙祠中，在有限的空间之内，总是洋溢出浓浓的三教融通的和谐景

象。而这种景象，在那一方土地上，在那一带百姓中间，在蒲松龄的魂魄、血液、骨髓之中，都视之
为古往今来世代相传天经地义的事情。
如，淄西范村“三教堂”。
这里的“三教堂”是由聚善庵、文昌祠、三圣殿集聚而成的。蒲松龄为它的 “募修”而写的

“疏”，其开篇便直奔“三教”互补之主旨:
第一句“窃惟函关紫气，翔戏尘寰”，是对道教的礼敬。借杜甫 “紫气东来满函关”诗句。紫气，

祥瑞之气，它伴随老子的出现，降临人间。
第二句“鹫岭丹云，慈悲宇宙”，是对佛教的礼敬。鹫峰即鹫山，借指佛地佛寺，赐福九州。
第三句“麟游阙里，铎响尼山”，是对孔子的礼敬。“孔传”: “木铎，金铃木舌，所以振文教。”①

正是有了儒道释的共同护佑，淄川一带“从此，人文鹊起，争探骊珠，科举蝉联，竞烧龙尾”②。
又如，北沈马庄“关圣祠，白衣殿”。
北沈马庄“旧有关圣祠，白衣殿”，因历年久远，更因 “规模之隘，又遭风雨之摧”，村中父老

“眷言太息，思欲新其庙堂，增以式廓”，重修白衣之殿，并更新壮缪之祠。蒲松龄在 《募修白衣阁关
帝庙疏》中，直白地宣告了他与“父老人士”祈望双重神佑的纯真期待: 期待在白衣大士和关圣帝君
联手呵护下，“同培福慧之根”，“共结人天之果”; 让“人间雨露，随红马

獉獉
而俱来，天上麒麟，与白衣

獉獉
而俱下”③。
又如，马家庄的“白衣庵”与“文昌阁”。
文昌神、文昌帝君的渊源其说不一④，但有两点是肯定的，即吸纳了原始宗教对自然星辰的崇拜;

自宋元以降，已被道教信徒列入道教神谱系。蒲松龄代王丕哉所拟 《募修文昌阁疏》中，追记了王丕
哉先辈及王丕哉兄弟创建、续建白衣庵与文昌阁的艰难而执着的历程: 马家庄外，旧有王丕哉先叔创
建的白衣庵。创庵之初，已留隙地，“意将建文昌阁”。未竟，创建人及其 “同志者”相继弃世。当时
王丕哉兄弟皆幼弱，不能及早了却先人遗志。成人后， “偶检故椟，得旧籍，读其文，泪涔涔不自
禁”。由是而“上承遗意，而敛丐四方”，终于在白衣庵旁，实现了先人与前辈创建文昌阁的初衷，也

·621·

文学遗产·二○一四年第五期

①

②

③

④

《尚书注疏》卷六，《夏书·胤征》孔氏“传”。
《蒲松龄集》上卷，第 115 页。
《蒲松龄集》上卷，第 114 页。
参见宗力、刘群《中国民间诸神》中“文昌神”、“文昌帝君”词条，河北人民出版社 1986 年版。



成就了马家庄一带善信对白衣大士和文昌帝君双向崇拜朝夕供奉的夙愿①。
再如，道教阁与佛家语的默契。
蒲松龄有一篇为“三官阁”募钟的文字。“三官”，源于原始宗教对天、地、水的自然崇拜，自东

汉以来即奉为主宰人间祸福的大神，后被列入道教神系。《古今图书集成·神异类》卷四六引 《蠡海
集》: “人曰老氏之徒有天、地、水府三元三官之说。”② 蒲松龄当然知道 “三官”已归入道教神，然
而，他为王村“三官阁”募钟所撰写的情文并茂的文章，却是这样开篇的:

闻佛家云: “寺观钟鸣，则冥刑不施于鬼。”然耶，否耶，是未可知。然兰若必有钟。谚有
之: “作一日僧，则一日筳撞之矣。”③

可以断言，在作家的理念与实践中，只是单纯的满溢着对三教神灵的无与伦比的崇敬，而不存在派系、
门户和其他任何樊篱。
余不一一。
要之，色彩斑斓的神界与天国其实 “常杂处人间，与人最近”④，最具世俗味与人间烟火气息。蒲

松龄的纪实文字中，不厌其烦地让各路神灵郑重登场，祈望它们永不懈怠地干预人生，给凄苦无助的

受难生灵以程度不同的慰抚与补偿。这是中国宗教文化的世俗性特质在一个乡土文学家身上的投影。
蒲松龄特有的人生遭际所带来的特有的务实惯性，注定了他的从众随俗惯性，注定了他与乡里乡

亲、凡夫俗子们同声同气。

珍惜与感恩: 铭记 “上人”与 “善信”功德 彰显仁、义、礼、信、勇光泽

蒲松龄故里并周边州县虽多有 “长税之亩”和峻丽山溪，但并非富饶之乡。先辈们呕心修筑的庙
祠们也因历时久远，风雨剥蚀，而凋零残破，且得不到及时修复，甚至成为 “马勃牛溲”、 “鹊栖鼠
窜”之地。作家每过之，必有撕肝裂肺之痛。诸如:
年少时“尝抱卷咿唔其中”的 “三教堂”，四十年之后，竟 “雀鼠穿墉，藓苔蚀壁，百材俱败，

四墙将倾……”⑤

“姜家庙”是蒲、杨两村父老乡亲祸福倚傍之圣地，每 “遘凶则哭于斯”。然 “近年”来，“壁裂
欲欹，瓦以零落，漏痕下鬼面矣”⑥。
“昔先大人与先从祖”所创之 “白衣殿”， “迄今日三十余岁”，亦已 “漏湿风吹，金颜剥落”，

“蠹窠蚰迹，彩壁凋零”⑦。
王村“炳灵庙”，“历年久远”，“茂草复荒之，雨淫漏下，风起尘凝，椽之白以菌，座之碧以苔”，

“加之雀栖鼠窜”，“寺不隔藩篱，市不分疆界”，“醉人枕阈以卧，扎驹檐柱，汗衣罥案，马勃牛溲，
流离阶戺，寺也而市焉矣”⑧。
又一“炳灵庙”，亦因 “历年久，天风雨之，地震动之，垣甓又自苔藓之，内行零落，几莽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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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蒲松龄集》上卷，第 112 页。
参见宗元、刘群《中国民间诸神》，第 60 页。
《蒲松龄集》上卷，第 70 页。
《蒲松龄集》上卷，第 43 页。
《蒲松龄集》上卷，第 115 页。
《蒲松龄集》上卷，第 109 页。
《蒲松龄集》上卷，第 108 页。
《蒲松龄集》上卷，第 72 页。



墟”; “西廊栖之狐，而东廊则露之兔; 东廊犹雀有室，而西廊则鼠无家矣”①。
另，淄之“北寺”; “先大人所创建”之 “玉溪庵”; 王村之 “地藏王殿”等也均因年代久远，

“垣也，风雨之; 殿也，鼠雀之; 像之庄严也，又自苔藓之”②。“十王冠冕，着雨崩摧，满月泥金，随
风飘落”③。“庙苔碑藓，多历岁时”，“廊前断瓦，久落荒台”，“仓鼠昼窜，玄狐宵栖”④。
各路神灵的庙祠，还不止于自然风雨、愚昧路人之侵凌，还会遭遇意外灾难的吞噬，比如 “山

火”。淄西“团山顶”的“三教堂”便因“燎原火至”，致使佛殿僧寮 “炬为焦土”，只剩下孤苦老僧
“独卧灰烬之墟，狼狐嗥叫于侧”的凄凉⑤。
目睹每每重复出现的此类情景， “居士为之怆心，行人为之悼叹”⑥，作家更是 “每过三叹”不

已⑦。悼叹之余，屡屡激发出“慨然倡善，使神人并得所栖”的执着，以及为庙祠创建者们、重建者
们、守护者们立传树碑的宏愿。从某种意义上说，三十几篇纪实文字正是一部 “感恩录”，它毕恭毕
敬地逐一铭刻下先辈、上人、善男信女们的无量功德。
有两篇文字，感念同一位仁、义、礼、信、勇的“老僧”。
老僧寄迹团山三教堂，已历多年。不意燎原火至，“佛舍僧寮，炬为焦土”。乡人 “或怜老僧，相

劝他徙”，老僧断然婉拒:
昔年殿堂完好，囊装衣具而来，今日院宇萧条，峭紧草鞋而去，不惟生羞兰若，抑恐没堕泥

犁。用是独宿孤峰，自盟香誓，流铃三界，托钵十方，积一篑而为山，丐多宝而成塔。务期涤灰
架木，新殿阁之庄严; 以瓦易茅，改规模之朴陋。苟造福功成，则挑脚愿遂矣。⑧

这是正宗宗教信徒的伦理追求。他恪守虔诚，高扬礼信，以 “流铃三界，托钵十方”的坚持，去实践
“积篑为山”、 “丐宝成塔”的信念。一种足以与 “马革裹尸”相媲美的勇士精神。尽管 “任重而道
远”，“年余渐次兴作”之后，“老僧亦寂矣”，然“幸其徒克成阙志，又复苦募金资，经营数年，工以
落成……”⑨，老僧精神得以不朽。
又，铭记，为淄南王西桥三皇庙“铸药王菩萨”而 “一瓶一钵”“终日敛铁”的那位 “游僧”瑏瑠;

铭记，为“水陆神像 ( 四十余帧) ”移离 “市肆” “设坛供养”而 “沿门托钵、求诸檀越”的王村
“清贫僧人”瑏瑡; 铭记，为重修岳阳山后土庙而“隐然动菩提心，慨然作挑脚汉”的“道宗法师”瑏瑢; 铭
记，为淄南三皇祠“敛金冶肖药王菩萨”，“像成遂去”的游方 “道士”瑏瑣; 铭记，为修复淄西三教堂
而“广募人寰，重辉宝像”的“完朴李法师”瑏瑤; 铭记，护守炳灵庙神祉，“夜藉稿神脚下，炊烟腾败
堵中”的香火道人瑏瑥; 铭记，为淄东柳泉风调雨顺而 “立意募祠”，重修龙王庙的 “天性上人”瑏瑦; 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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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④

⑤

⑧

⑨

瑏瑠

瑏瑡

瑏瑢

瑏瑣

瑏瑤

瑏瑥

瑏瑦

⑦ 《蒲松龄集》上卷，第 108 页。
《蒲松龄集》上卷，第 74 页。
《蒲松龄集》上卷，第 75 页。
⑥ 《蒲松龄集》上卷，第 45 页。
《蒲松龄集》上卷，第 69、111 页。
《蒲松龄集》上卷，第 111 页。
《蒲松龄集》上卷，第 69 页。
《蒲松龄集》上卷，第 80 页。
《蒲松龄集》上卷，第 76 页。
《蒲松龄集》上卷，第 112 页。
《蒲松龄集》上卷，第 73 页。
《蒲松龄集》上卷，第 115 页。
《蒲松龄集》上卷，第 108 页。
《蒲松龄集》上卷，第 74 页。



记，为淄北“古兰若”“晨夕洒扫”并“积有流铃之愿”的“上人无戒师”①; 铭记，为王村地藏王殿
“独抱旗铃，广募十方，不惜发体”的“某上人”② 等等。他们鲜活地驻守在那一方百姓的心中，宁静
地伫立在《蒲松龄文集》的字里行间。
宗教建筑的创制与重建，是一项呕心沥血、旷日持久、师寂徒承、父逝子继的特别工程。更为久

远的姑不论，仅从明嘉靖至清初近二百多年以来的社会贤达和善男信女们的美丽故事，已经感动着一

代又一代人，已被一一铭刻在蒲松龄相关纪实文字中，而流播永远了。其中，“嘉靖年间”的张氏昆
仲③; 王丕哉的“先叔雪因翁”及其 “同志者”孔绣先生④; 创建与重修 “玉溪庵”的 “先大人”、
“故观察沈公”、“杜善人”以及 “里中王某”⑤; 创建满井白衣殿的 “觉斯的先大人与先从祖”⑥; 创
建“城隍庙”的周才龙与杨某母子⑦ ; 改创与修复“文昌殿阁”的“崇祯某年韩忠烈公”、“戊子陕右
韩公”、“诸生赵某”⑧; 为王村关帝庙 “别造三楹之殿”的毕刺史⑨; 新创龙王庙碑的 “吾祖侄汥、
隰、淳”瑏瑠; 以及重修炳灵庙、关帝庙、白衣阁的“村中善士”、“父老人士”瑏瑡 等等，都是蒲松龄和乡
里乡亲们口碑相传、感念不忘的先辈、朋友和亲人。蒲松龄抑制不住对仙逝前辈和低调贤达的缅怀、
敬仰与感恩。在《重修玉溪庵碑记》中深情慨叹道:

呜呼! 阁尚临江，无复建阁之人; 桃已结子，不见种桃之客。
无论仙逝的还是尚存的，也无论社会身份、家族背景及个人遭际如何千差万别，献身宗教事业的人们
有着显赫的共同点: 对仁义礼信勇有一种集体无意识的认同。而且，这种认同不是抽象的理念或难以
捕捉的，而是看得见、摸得到、具体细琐的实践与作为。用蒲松龄的话说，是一种 “挑脚夫

獉獉獉
”品性
獉獉
和

行动，一种“流铃三界四方”、“沿门托钵”、“铢铢乞之”、“鸠工庀材”、“涤灰架木”、“以瓦易茅”、
“合力捐修”的苦行僧功夫，一种名实相符的“蚊背负山”精神。

“挑脚夫”，是蒲松龄纪实文字中一而再、再而三，不间断出现的词语。献身庙祠创建或重建的信
徒，被比作“慨然作挑脚汉

獉獉獉獉獉獉
”者瑏瑢; 把“造福功成”的喜悦，比作 “挑脚之成功

獉獉獉獉獉
”，“挑脚愿遂矣

獉獉獉獉獉
”瑏瑣;

对理想愿景的期待，也寄托在“挑脚夫”身上: “诸善信福业圆满，则挑脚者为功臣耳
獉獉獉獉獉獉獉獉

。”瑏瑤

务实的性格，决定了蒲松龄关注宗教事务的思维定势。他对上人、贤达、善信们的感念，总是具
体的，喜欢立竿见影的，医了头说头，医了脚说脚，而罕见极目四方，整治九州的总体性思考。同样，
他对宗教建设的期待，也总是散落在热心公众事业的一位又一位志士仁人身上，期盼着更多良知未泯

的人去承传他们的善举，延续他们未竟的宏愿。这一思维定势，虽说深深植根于乡土中，虽说与 “地
气”骨肉相连，但毕竟主要是为弱势群体代言，透发着弱势群体的谦卑而低调的诉求，显敞出弱势群
体的浓浓的虔诚和淡淡的悲催。
这也是“挑脚汉”的可敬与可悯之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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②

③

④

⑤

⑥

⑧

⑨

瑏瑠

瑏瑡

瑏瑢

瑏瑣

《蒲松龄集》上卷，第 74 页。
《蒲松龄集》上卷，第 75 页。
《蒲松龄集》上卷，第 71 页。
《蒲松龄集》上卷，第 112 页。
⑦ 《蒲松龄集》上卷，第 45 页。
《蒲松龄集》上卷，第 108 页。
《蒲松龄集》上卷，第 42 页。
瑏瑤 《蒲松龄集》上卷，第 115 页。
《蒲松龄集》上卷，第 46 页。
《蒲松龄集》上卷，第 72 页。
《蒲松龄集》上卷，第 112、75、111、115 页。
《蒲松龄集》上卷，第 75、111 页。



从一定意义上说，“挑脚汉”精神，也正是蒲松龄的性格脊梁。他特有的出身阅历和学养，让他
成长为敏感而沉稳、浪漫而务实、视野开阔而植根乡土的文学家。“他绝非坐议立谈的才子，也不是象
牙塔里摩拳擦掌的思想家，他独具个性的人文精神正表现在对周边苦难的由衷的、强劲的、恒定的世
俗关怀上面。每当直面天灾人祸之际，他从不发表徒具哲学或史学意味的泛浮宏论，而是提供一系列
源于直接生活经验的、具有可操作性的整饬方案……他的社会批判和社会理想的坐标并不飘渺高远，
他不过想补救一下他头顶上那块残破的天。”①

这段话，是笔者十七年前对蒲松龄的 “小说指归”的一种解读。这种解读，与蒲松龄宗教实践中
对“挑脚夫”精神的高扬，或许有同一性吧。

圣地与景观: 信仰与审美合一 神址与风物互补

蒲松龄诗集中有一组题寺观的诗，这些诗，几乎无一不是准山水诗。如 《重游青云寺》、《登玉皇
阁》、《游龙寺》、《千佛山》、《游大佛山》、《大佛寺》等。如:

壁峭芙蓉万仞丹，禅林隐隐画图看。人间胜地僧多占，洞里诸天客到难。云傍龙来晴作雨，
风从涧底暑生寒。年来剩有烟霞癖，石畔长松好挂冠。( 《游龙寺》) ②

去廊十余里，山回石径幽。白云常覆寺，黄菊最宜秋。塔影樽前转，湖光望里收。甘泉几滴
水，能解世人愁。( 《千佛山》) ③

深山春日客重来，尘世衣冠动鸟猜。过岭尚愁僧舍远，入林方见寺门开。花无觅处香盈谷，
树不知名翠作堆。景物依然人半异，一回登眺一徘徊。( 《重游青云寺》) ④

记载宗教实践活动的疏、序、记等，大体上属于今日所说的 “应用文”，不是什么描写自然景物的散
文随笔。然而，在这些纪实文字中，却洋溢着作家对自然景物的百般钟爱和万般珍惜。对那些环抱着
一座座庙祠的山川林泉如何清幽壮丽，又如何伴随着庙祠的凋敝也惨遭亵渎的细腻摹写，不时地从笔

端汩汩而出。其中，似乎按捺不住、不断重复地透发出两种情绪: 叹赏与叹息。把对神灵的钟爱与珍
惜和对大自然的钟爱与珍惜，一体化了。
也有只叹赏而无叹息的文字，不过二三。以 《募建龙王庙序》为最。龙王庙建于柳泉。柳泉以名

泉和巨柳而得盛名。文章中对 “泉”的描写远胜于 “柳”，对 “泉”与 “柳”的描写又远胜于 “龙
王”。文章题目 ( 或副题) 理当称之为“柳泉颂”:

淄东七里许有柳泉……水清以冽，味甘以芳，酿增酒旨，瀹增茗香……深丈许，水满而溢，
穿甃石出焉，故土人又名满井。泉涓涓自流，自溢，自波折……汇者渊之，流者溪之，夏潦秋霖，
客水相续，则泱泱然河矣。兰若外为泉，泉外为河，河外为山，山族而居。每坐泉上，小山簇簇，
作儿孙罗列，圆如米聚，方如印覆。削壁开，丹嶂立，杂以垂柳绿杨，萦青绕白，浑无断际。河
之阴一道，通南北往来，解赏者辄坐流连。冬之日，甃石为燠; 溽暑行人，望泉投止，脱汗笠，
解衣罥柳腰，则饮，则浴，则憩坐，坐顷，风飂飂，泉水泠泠，自谓予蓬莱不易也。……甃石不
甚斧凿，为游人所坐，衣磨拂而滑之矣。泉傍柳大百围，为雨浸而以濡而空之矣。泉最久，故其
神最灵，每旸亢，远近舁柳辇驻其下，呼神者三，谷渊渊有应声，其声彻，雨则立澍。( 《募建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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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庙序》) ①

如此清冽神灵的泉，自当建龙王庙供奉，让历代受益的“土人”和“游人”“祈祷有所依凭”。这是虔
诚信徒和一方百姓的共同心志。而作者呢? 他在认同“立意募祠”者 “其志良佳”的同时，于篇末则
特别郑重地宣称: “彼为一方祝顺调，愚兼喜为邑中点景色也

獉獉獉獉獉獉獉獉獉獉
。”在神灵崇拜的肃穆中，不掩饰其审美

需求的活泼泼的流淌。
而当清幽壮美的自然景观与神圣庙祠一道濒临困境时，作家的叹息便伴随着叹赏，一并倾泻出来。

今日的叹息是由昨日的叹赏生发出来的。叹惜的指归，正是祈盼恢复 ( 还原) 当年让人叹赏的神址和
风光。作家在另一篇记载柳泉龙王庙盛衰景象的文字中，直白地迸发出赏、叹、怨、愤情绪，从而又
一次证明蒲松龄对人间 “胜地”的崇尚与关注，已近极致:

……泉旁有古柳，围以丈许，岁久中空，渐为无赖者薪之矣。赖吾祖侄汥、隰、淳等，植柳
二十余株，柏四株，余为物色线柳四株，以点景色。倘后人克踵此志，益增成林，则神人胥悦。
如有异姓之豪强
獉獉獉獉獉獉獉

，宗人之不肖
獉獉獉獉獉

，损一石一树
獉獉獉獉獉

，村中当共击
獉獉獉獉獉

，勿惜面而毁吾胜地也
獉獉獉獉獉獉獉獉獉

。( 《新建龙王庙
碑记》) ②

又如“玉溪庵”昔与今:
( 玉溪庵) 南接层峦，下瞰幽谷，白石齿齿，如玉不穷，秋潦霪霪，成溪无际，傍山临壑，

因以为名。创建至今，盖有年所矣。庙苔碑藓，多历岁时，佛面泥金，渐蚀风雨，遂使廊前断瓦，
久没荒台，几令野外偶人，还乡故土。仓鼠昼窜，玄狐宵栖，居民为之怆心，行人为之悼叹。③

由此引出“故观察沈公”、“余兄弟”、“杜善人”、“里中王某”的种种善举，不辞厥劳，克终其事。
实现了“或使庵罗国里，果树常存，薝卜林中，华香不谢”的愿景 ( 《重修玉溪庵碑记》) 。
再如，“团山”古兰若的昔与今:
团山，淄西南之奥区也，在深山邃谷中，于群峰最长，然不以锐胜，遥望之如覆釜然，丰林

茂草，鹿眠而家焉。春夏交，连天一碧，秋残则露霜黄之，经冬月之日，风燥而白，与云一色。
云行草际，草长云中，云与天接，山与云接，莽莽苍苍，上下无际……每岁朔风起，木落变衰，
过山之无赖贼，以闲情肆虐; 或山根之有田段者，欲借灰燎以沃其亩; 辄纵火丰草中，延烧数日，

大地佛子皆罹池鱼之殃勿论已。顶上有兰若，殿宇似中古时物，皆茅茨，当火弥漫时，其几备炎
昆者数矣……佛殿僧寮，炬为焦土。( 《团山顶募修塑佛像序》④)

景物宏阔壮美的“团山”及古兰若，生生毁于“无赖贼”和愚昧山民的肆虐。由此引出执着老僧及其
徒儿“苦募金资”，“经劳数年，工以告成”的无量功德，作家亦得以心慰等 ( 惜未道及 “肆虐”者
可已受到惩戒与约束) 。
余不一一。
要之，蒲松龄的宗教实践中，其信仰崇拜和审美需求，是水乳交融难解难分的。还不止于此。在

少数纪实文字中，他对自然胜地的关注甚至超越了他对圣地神灵的期待。如叙及 “圣水沟”之 “方
池”、“长溪”与“灵感圣母”的文字:

圣水沟在淄东，邑之胜地也，水以“圣”名，不知昉于何代。有祠祀灵感圣母，亦不知圣母
何人。……有古柏参天，映蔽四堵，围以丈计，盖千百年物也。旧有方池，水清以澈，甃石四缭，
游人来辄坐以憩，玩莹莹状，听泠泠声，移晷始去。年值亢阳，河不流，此泉无涸时，深可以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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④

《蒲松龄集》上卷，第 74 页。
《蒲松龄集》上卷，第 46 页。
《蒲松龄集》上卷，第 45 页。
《蒲松龄集》上卷，第 69 页。



挹可以濯，香冽可以瀹茗，祷雨辄应，岂灵感与? 意水之圣，以圣母故圣之; 母之圣，以灵感故

圣之。……顾自天顺年已经再废，灵迹不可复考，池亦湮没，今平地矣。而观前有长溪，石桥驾
之，水涓涓不绝，小鱼瞥之，于苴于沙，蟹随涯而穴，游者没肱取之，携酒柳荫，举网得小鲜与

蟹同烹，欢呼竟日。( 《圣水沟募修大殿序》) ①

如此清幽秀丽的胜地以及无辜的小鱼小蟹正在遭遇践踏与屠戮，作家焦虑万分。尽管囊中萧瑟，愧对
创建与重建的先辈前贤，但依然不放弃“与好善者共成之”的痴迷心愿。何以如此? 一则是对灵感圣
母与圣母祠的崇敬; 一则不能眼见“千年故迹”、“一邑佳胜”毁于一旦。而后者尤为沉重。请仔细品
味以下的文字:

无论圣母其谁与
獉獉獉獉獉獉獉

，其灵感与否与
獉獉獉獉獉獉

，而千年之故迹
獉獉獉獉獉獉

，一邑之佳胜
獉獉獉獉獉

，不能增其壮丽
獉獉獉獉獉獉

，亦不可听其
獉獉獉獉獉

倾圮也
獉獉獉

。②

一种呵护人文景观与自然景观的沉甸甸的历史责任，炎黄子孙的责任。这种情致，完成了宗教信仰与
审美需求的合一与互补。

［作者简介］刘敬圻，女，黑龙江大学中文系教授。出版过专著《明清小说补论》等。

( 责任编辑 石 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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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② 《蒲松龄集》上卷，第 71 页。


